
       冬吴相对论第034讲
——本期主题：打造低碳经济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是吴伯凡。   梁冬：今天呢，我们谈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呢我觉得呀，跟我前两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有关。话说呢在中国这个西部的某一个省份，他们说保持青山绿水就是生产力，我当时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因为事实上来说，我们这二三十年来呢，都是用GDP来衡量一个政府的绩效，来衡量一个经济的发展，甚至呢就认为呢，全世界都是高楼大厦，都是烟囱，就代表着现代化，就代表着工业，代表着富裕，代表着成功。但是现在似乎这种观念就不对了。以前你觉得不重要的东西，诶，现在觉得重要了。 吴伯凡：竹林茅舍，在工业社会里看那就是一种贫穷的象征嘛，很不如高楼大厦。可是你现在你要住竹林茅舍，那是这个成本很高的。作家韩少功曾经讲过：怀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过去认为是一种负资产的、贫穷的东西，诶，突然变成一种资产了。过去认为是很高的一种资产的东西，诶，突然发现是一种负资产了。   梁冬：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呢，在现在呀，在全中国啊，最有票房力的歌手是谁吗？居然排名第一的是徐小凤。     吴伯凡：为什么呢？  梁冬：因为她唱歌很多人去听，大家听她歌的时候，都不是在听她的歌啊，都是在听她的歌的时候，以此为背景，来看自己的年轻的岁月。而且听她的歌的那群人现在都是很有消费力的人了。徐小凤也是这样，罗大佑是这样，李宗盛又是这样，齐秦是这样……   吴伯凡：啊，我想起一句话，说，所谓怀旧不是因为说，你怀的那个旧是多么美好，是因为你在那个时代你最厉害。 梁冬：呵呵呵呵……同样的你刚才，我为什么回应这句话呢？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怀旧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怀旧同样也是一个价值很高的事情。诶，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人类的“旧”呢？我们人类的“旧”，其实有一点东西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是很重要的。  吴伯凡：其实就是绿色。 梁冬：对。青山绿水，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很奢侈的事物了。今天我开车经过北京金融街，啊，很多高楼大厦，很漂亮的。中间有两个四合院，保留了下来。我觉得在这些玻璃幕墙中间的这几个四合院，你特别的觉得奢侈。我都想象是哪一些大国企的高管，才会在这里吃午饭呢。呵呵……  吴伯凡：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绿色竞争力，绿色资产，成为一种新的资产。这种资产是远远高于我们想象的，就是在原有的那种资产评估体系里头。  梁冬：所以我们今天就引入了一个大家可能会熟悉，也可能会陌生的话题，就是所谓的：碳排放量。这个词呢，很多的这个报纸上经常有讲到，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延展一下，什么叫做碳排放量。据说呢，现在碳排放量也开始形成了一种交易体系。   吴伯凡：嗯，它就像一种资产，是可以消费，也可以存储，你用不完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头，然后别人去购买它，这跟钱是一样的。 梁冬：怎么购买这个所谓的碳排放量？这是怎么回事呢？ 吴伯凡：碳排放量，简单的说吧，地球能够容忍的碳排放量是一定的。在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地球的二氧化碳含量有一个指标，叫280ppm。这个二氧化碳呀，大家都知道的是一种气体，但是这个东西对地球来说，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的……  梁冬：有影响力。   吴伯凡：对。它有点像我们地球的被子。我们在这个茫茫宇宙当中，如果没有二氧化碳的话，那么地球会变得非常的冷。就是它总是能够像一床被子嘛，盖着地球，所以呢使得地球相对保持一个稳定的温度。如果这个被子没有了，那么就是，就像月球似的，中午的时候，两百多度，夜里头，是零下两百多度，这样的忽高忽低的，那是完全不适合于生存的，所以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出现，还得感谢二氧化碳。但是它凡事有利必有害。是吧？它这个二氧化碳，如果过厚的话，整个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热。所以呢，280ppm是一个比较好的含量，现在呢人类经过200年的工业革命，地球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提高了100个单位，是380ppm，而地球能够容忍的二氧化碳含量呢，是450ppm，眼看着要逼近了，而且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来说，只有五十年时间了。如果按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那一计算的话，科学家一计算，五十年以后，地球的温度将会提高5到7度。5到7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南极、北极的冰全部要融化。   梁冬：换句话来说，我们很多朋友买的在海边的豪宅都会被淹掉。   

    吴伯凡：前几天有个新闻说华盛顿都有可能被淹没。刚出来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比我们原来测算的要高出百分之二十五，像纽约、像华盛顿，像我们中国的好多沿海城市…… 梁冬：上海呀，深圳呀……   

    吴伯凡：就是中国财富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在沿海这一带。是吧？这些都面临这个非常大的威胁。还一个比这更可怕的，由于地球的气温升高，使得好多病毒它就会产生变异，变异以后的病毒对于人类的抗体来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东西。你过去的这个抗体都是在一个……    梁冬：那样的体温，那样的温度下啊。  吴伯凡：常规的这种温度下产生的。所以它一过来的话，人整个就是不设防的那个境地了，真的没法治它，临时再来研究的话可能都来不及。所以呢你海平面上升这个东西，也许能躲得过去的话，这个病毒的变异，这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影响，不可预测。所以呢，今后五十年的时间里头，人类必须要控制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使得（二氧化碳含量）不再上升，380往上升一点点，不要到450那儿去。这样就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就必须要减少煤炭的使用量，或者石油的使用量，这是一种降低使用量。还有一种呢，就增加森林覆盖的面积。因为在大自然里头，只有森林它是能够把碳留下来，把氧气放出去。因为农产品它虽然是也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很快被消费，它又变成二氧化碳了。森林呢，只要你不烧它，它就能够把这二氧化碳就消减了很多。   

    片花：如何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碳交易体制下企业又如何打造绿色资本？碳交易机制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阴谋吗？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打造低碳经济。   

    吴伯凡：人类二百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二氧化碳急剧上升的这个局面？是因为过去这些煤呀，石油呀，都埋在地下了，这个碳已经固化了，结果呢整个工业革命就是把地下的这些碳全挖出来，烧掉，这样使得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直线上升。今后呢，五十年我们必须要控制这个东西。那么人类呢，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把它当成新的一种资产，多余的排放这个二氧化碳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样呢就鼓励你减少这个排放。有一个《京都议定书》，就目前来说，它就是针对这个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全球公约。当然有很多国家没有加入到这个公约里头，美国就没有加入这个公约。   梁冬：中国加入了吗？   吴伯凡：中国也没有加入。因为发展中国家，它有理由啊：发展中国家（觉得），你们都污染了那么多年，而我们刚刚要发展的时候，你说要我们减少碳排放量，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在2012年以后发展中国家也有这个义务，就是来减少碳排放量。将来呢就是说，比如美国是多少碳排放量，分配给你，中国是多少。然后呢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巴西，像热带雨林这样一些地区，它的碳排放量就比较少，而且它甚至是负的。因为如果它森林增加的话，它的碳排放量是负的。这样它多出来的这个碳，按这个人口或者按国土面积来划的碳排放量，它不需要你消费的那些指标，它就可以交易，就卖给那些超额了的这些国家。那国家呢，又把这些指标呢逐一分配给这些企业。那么企业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减少了碳排放量，比如说你少用多少电，少用多少煤，就意味着首先你节省了购买原材料的这个成本。第二，任何热量里头都包含了碳排放量，你减少了燃料的成本的同时，你也减少了碳排放量。如果分配你，举个例子，是十万单位的这个碳排放量的话，你只用了八万，那么你多出来的两万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头。那些没有减排能力的企业就必须要购买这个两万，因为它多出了两万，他就要购买，这样碳就变成了一种钱。是吧？跟那个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银行把你多余的钱存在银行里头，让那些缺钱的企业去买那个钱嘛。 梁冬：诶，这个话题呢，你讲完之后，我稍微的这个复习反搓一下啊，看我这样的表述对不对，伯凡。其实呢就是说，它假设了，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多总量的所谓的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于是呢就有一些人呢，就在日本京都啊，搞了一个《京都议定书》，然后呢，把未来这个世界上可以排放的碳排放量呢，按照人口和国土面积等等指标，分给各个国家。这样的话呢，你要是要想多排放呢，你就得向其他国家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也是这样，那你要是想多生产，你就得买，那如果你用不完的，你也可以卖给别人。这样的话呢，它用一种市场和经济化的手段，来令到大家觉得，我少排放碳排放量呢，是挣钱的事情，我多排放呢，是花钱的事情。  吴伯凡：你不污染，你不烧煤，少用电，你就是在赚钱。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是吧，它那个森林面积非常大的话，它就是不干什么，如果这个碳排放量交易的话，它就可以挣钱了。 梁冬：那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在推广了。我前段时间呢，去德国，这个德交所参观考察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的交易员，我说现在你们德交所的这个碳排放量的交易怎么样？他们说，现在这个交易额度还不大。  吴伯凡：嗯，很小。    梁冬：但是呢，看过来似乎有慢慢长大的这种趋势。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事情里面呢，有一种观点，一方面呢认为说，它利用了经济手段来制约大家的这种碳排放量的这种行为。要不然你光只做公益广告呢，那是没用的，光是搞慈善组织，搞呼吁，搞几个演唱会呢，那是没用的，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市场手段来解决。不过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宋鸿兵，他在货币战争里面呢，就专门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现在是发达国家用碳排放量的这个标准方式，其实是想重新分配这个世界的财富，让到发展中国家又重新掉入到一种被剥削的境况，对于这样一种情况，你怎么看？广告回来后我们深入探讨。   

    片花：为何不能用阴谋论解释碳交易机制？公共价值如何和经济价值挂钩？绿色资本对个人又有何种意义？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打造低碳经济。   

    梁冬：广告回来之后依然和吴伯凡探讨关于碳排放量交易这个话题。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个叫宋鸿兵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货币战争》。他特别提到，他认为所谓的碳排放交易模式是发达国家用来重新分配这个世界的财富，再次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伯凡，你怎么看？  吴伯凡：重新搜刮不发达地区的财富的另外一种方式，这种论调我们统一把它叫做阴谋论。任何一个政策里面都包含着强者来陷害弱者的阴谋。是吧？阴谋论呢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所以最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因为你把一切都看成是阴谋的时候，就像《狂人日记》里头那个人，他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在害他，都是想把他吃掉，等等，实际上你在整个决策最后就变成无所适从了。你又必须需要跟别人打交道，而你认为别人所有对你的东西，那些言语、行为呀，都是在害你，那你会怎么办呢？你抵制它吗？抵制它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有人反对加入什么WTO组织呀，什么等等，这一切东西呢确实是从来都会有这样一种论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就是人类如果不重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那种逐年的降低或者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的话，那大家就别禁止什么核武器啊什么，那些东西比核武器更厉害，到时候整个地球完全就毁灭了，这个图景不是谁造出来的。当然了，就说美国承担这个义务，和中国承担这个义务，它这个量该是多大？这是需要反复地讨论的，这需要讨价还价的。美国这么一个国家，3亿多人口，它消费世界的石油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如果是碳排放量，这个东西分配下去的，按照一个什么标准来分配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反过来，我们不要说远的，就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比如说你现在开一个奥迪的车，那你将来如果碳排放量，这个东西下来之后，你也可以进行交易。你买一辆奥迪车，这个油本身是要花钱的。这油里头，还有一个就是碳排放量，如果你减少了这个碳排放量，那么你实际上是在省钱，你在挣钱。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是普通的人，他的碳排放量这个指标是一定的。这个变成一种人人都有的一种新资产，不仅企业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你的消费行为，或者你的绿色消费，或者绿色的生产，你的绿色竞争力。就是说，我们面对的碳排放时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资产，我们要管理这个资产。你如果不管理这个资产的话，你就会变成负的，你就不停地去借，过去是借钱，现在要借碳排放量。 梁冬：嗯，我觉得它背后其实是有一种很重要的思想依据。这个思想依据就是说，要控制全人类面临的碳排放量过量，地球变暖的这个问题呢，光是公益广告，光是呼吁，光是政府之间的要求，是不够的，到最后行之有效的仍然是市场法则。  吴伯凡：对。用市场的法则来解决这个公益的法则，就是公共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形成一种挂钩，这样有时候经济的法则它要胜过道德的法则。  梁冬：对，这个事情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你要想在一个拍卖网站上卖东西，你想卖得好，你得每一次你卖的东西呢，品质都不错，而且呢及时的运货，这样话呢人家才会给你一个信誉值。这个信誉值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未来你的销售情况。所以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追求他的这种商誉，这个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  吴伯凡：它最后变成了一种资产。啊过去我们说，想到了资产，就是钱。钱基本上被认为是唯一的一种资产，后来发现不对。两个人啊，我们拥有同样的钱，但是最终他能够……   梁冬：改变世界……   吴伯凡：拥有的财富它是不一样的。后来才发现，哦，又出现一个人力资本。是吧？我比你有能耐，那么我最终拥有的财富要比你多。后来发现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之外，还应该有一种什么资本？这个资本呢，就是说比较而言，我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胜出你，那是什么呀？就叫社会资本。就是我拥有的人脉关系，我拥有的这种信用资源比你强，我在没有钱的时候，我甚至一分钱没有的时候，甚至是负资产的时候，我能够借来钱，我能够有人来帮我，所以后来叫社会资本。像碳排放量，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称呼这种新的资本，或者新的资产，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就是说，一个人拥有的资产它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钱。是吧？前一阵子，台湾流行一本书叫《穷到只剩下钱》，据说这本书很流行。就是那个我们很多人、很多企业最后你发现你在关键时候，那个钱的作用它是非常有限的，在平时你是看不出来的。就说企业，目前在这种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你除了钱不够用以外，你的人力资本够不够，你拼命地裁员的时候，导致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可能是节省了一点点钱，但是使得你整个公司的人心涣散，使得你的整个人力资本大大的打折扣，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还一个，使得你的社会资本，你在社会上的信誉，你在行业里头，在业界的那种信誉，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信誉非常糟糕的时候，实际上你暗中付出的隐形成本也会非常大。这说得有些远了，我们就今天主要是在讲这个碳排放量作为一种新的资产，我们如何去管理它。这个东西呢，说起来好像是比较遥远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做了。在中国有些银行也开始做这样的交易。就比如说民生银行，叫绿色金融，这个统称叫绿色金融。  梁冬：所以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快”。歌曲：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而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不是我不明白》）    

    片花：忽略了公共成本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成熟的碳交易市场能否保护巴西的热带雨林？如果省与省之间引入碳交易机制，将会怎样？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打造低碳经济。   梁冬：也许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碳排放交易这个事情稍微有点点复杂，各位朋友听得有一点点一头雾水，除了你可以百度一下碳排放量，去了解更详细情况呢，请允许我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比如说巴西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有亚马逊森林，他们呢其实是可以排放很少的碳排放量，甚至他们还可以不排放。因为它有这个森林嘛，他可以把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换句话来说，他们拥有了很多的负的碳排放量。   吴伯凡：那也是他的一种生产设备，国家的一种生产设备，生产氧气，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设备，也就是它的森林。   梁冬：根据这个《京都议定书》呢，本来巴西呢，它可以向地球排放五吨的二氧化碳，打个比喻，举个例子，五吨，但是呢它今年不光没有排放，它甚至还生产了负五吨的二氧化碳。就是什么呢？就是氧气。五吨的氧气，我们称之为负五吨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按道理说，这个巴西它就拥有十吨的排放量，这个时候呢，比如另外一个国家，比如印度吧，印度呢它今年呢，它本来可以有十吨的额度的，但是呢，它生产了二十吨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他就……理论上它应该可以向巴西购买，这样的话呢，它就用了一种市场的方法，让到那一些有能力生产氧气的国家，多一点生产氧气，少一点排放二氧化碳；让那些愿意多排放二氧化碳的，也有一个办法去购买。那这样一种例子呢，不仅仅在国与国之间，甚至在省与省之间，以后也可以这样进行交易。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话有一些西部地区，它可能本来民族自然文化很好，人文水土也很好，他就没有必要非要把森林砍掉去搞大的工厂，它能够保持住青山绿水，它就是生产力，它就可以把它本来拥有的额度卖给别人，甚至把它所生产出来的氧气而形成出来的新的资本额度也卖给别人。我觉得这是一种从观念上来说挺有价值的一种想法。  吴伯凡：这里头如果讲深一点，经济学上有一个公共成本的概念。过去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不讲公共成本的。就是，我生产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把原材料的价格，我的劳动力的价格等等，把它加起来，这就构成总成本，加上利润我就出售这个产品。英国曾经有一块牧场，这是贵族划给平民来用的，一个牧场。那平民呢，由于这个牧场的产权是不明晰的，就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放牧。你增加一头羊，他增加一头牛，这样呢，只要增加了一头牛的话，那我的收入就会增加，他计算他的成本的时候，他只会计算他买牛犊的钱，买羊羔的钱，或者他付出的劳动力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不去算这一块土地，这一块牧场的成本，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拼命的增加牛和羊的数量。突然有一天，这个土地超载了，连草根都没了，一下子羊全部饿死了。问题在哪里呢？就他们在生产的时候，没有计算这个公共成本。我们在工业革命以来，这个生产里头常常是不顾及公共成本的。你建一个化工厂，你买原材料价格是多少，能源价格是多少等等的所有都算上成本，以后卖出去，然后你赚了钱。但是呢周围的人呼吸的那些废气，那些有毒的气体，这个谁买单呢？企业它是不买单的，过去。总有人买单的吧？就是那些老百姓买单了，他们以他们的健康买了单。所以呢整个世界来说也是这样，就是说过去的生产都是不讲公共成本的，现在你要把你的总成本当中要加上公共成本，这个碳排放量就是公共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你不计算的话，那么人类大家就一起完。出来混是要还的，混的这个成本就是公共成本，你必须要还。这个碳排放量就是我们需要还的东西。这个青山绿水，过去呢是一种贫困的象征。是吧？有的地方说，这儿很穷，上两个污染项目吧，这样就是牺牲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这样一种思路。   

    梁冬：在绿色竞争力的时代呢，我们又发现呢，给了我们那一些想要保护自然的地方政府呢，有了一种新的生存的方式，给了那些地方的人民也更多的一种新的价值。   

    吴伯凡：它是用一种市场的方法进行补偿和激励。纯粹是道德的去倡导它，那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好事的，所以这里头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绿金的概念。这个绿金的概念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叫“green’s green”，因为美元是绿色的，前一个“green”呢是绿色，就是环保，后面那个“green”，那个绿色呢就是美元。就是我们如何把环保变成美元。过去我们说黄金是黄的，我们现在要挣一种绿金，绿色的金子。这个很多公司现在做一种战略，就是说你能生产环保的产品的时候，不仅是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社会，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你公司的商业利益，这是你本身就变成一种竞争力了。你生产的汽车比别人少了百分之三十的碳排放量的时候，这个价格也实际上是在降低的。因为消费者买你的产品的时候，他会算总拥有成本是多少。我们买一辆车，除了买购置这辆车的这个成本以外，燃油的成本，保险啦，还有种种管理的这种成本以外，将来又加上了一个碳排放的这个成本。如果消费者一算下来，哦，买你的这辆车，是划算的，比其它的。那么你在市场份额上，你不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吗？这个时候，就是绿色。你本来是造福于环境的一件事情，同时也造福于企业本身，这叫绿金。   

    梁冬：一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从生物学自私的角度，当所有人在做好事，都有好报，做善事有善报的时候，那自然人们都争相地去做好事和善事了。所以我们在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利用市场化的手段让到那一些公益的项目都变成是一种能够利己利人的行为，这个事情呢才会真正的长久下去。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吴伯凡和大家一起说一声再见，谢谢。 
      冬吴相对论第099讲——本期主题：环保与政治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梁冬：伯凡较早之前呢，我看到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呢，现在很多国家领导人，在一些国际场合除了谈论经济问题之外呢，更喜欢谈论的是环保问题。吴伯凡：对。 梁冬：环保这个事情呢，我们下一次里面当然是要更多的节能啦、要减排啦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些观点就慢慢解读出来。这个环保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吴伯凡：也不是个经济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梁冬：对，它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诶，关于这样一个观点呢，其实我只是听到一点皮毛呵。但是呢，我觉得它背后其实还蕴含着一个更大的一个逻辑。相信你也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
片花：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河流为什么会促成国家的产生？在全球化的今天，环保又为什么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话语体系？IT巨头IBM、Google、Intel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进军环保产业？环保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环保与政治。

    吴伯凡：我们好几期节目已经谈到过环保了。好多内容呢基本上是带有入门意义上的。什么叫碳排放？什么叫碳交易？为什么会有环保？为什么环保这种绿色浪潮越涌越高？成为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国际性的主流话语。梁冬：对。吴伯凡：各国领导人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之争了。过去呢，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谈的是贸易壁垒的问题，是吧？现在呢更多的呢谈的是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实际上呢，它已经替代了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争、贸易之争，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一种新的贸易策略。梁冬：诶，这个话听下去呢，我就觉得它里面包含了某一些的玄机。 吴伯凡：对。梁冬：我大致能够捕捉到这个话题里面的意味，不过呢我还是没有很懂。吴伯凡：嗯。今年十二月份，在哥本哈根会召开全球的气候大会。各国领导人都要去，会签署一些公约似的东西。可以想见今后这个话题会越来越热，至少会热十到十五年，给我的感觉。而且注意了没有，明年的世博会又是一次绿色浪潮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盛会  梁冬：对。 吴伯凡：我们现在知道世博的口号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翻译我个人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它英文叫：Better City，Better Life。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它意思是说：一个更有效率的、更舒适的，一个在环保价值、经济价值、还有生活价值上都达到最优化的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仅仅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的重点在更好的城市。实际上什么叫更好的城市？就是更绿色、更环保，同时又不以降低人的整体福利和舒适性啊、生活质量啊这些为前提的一种更好的城市。梁冬：Better City, Better Life，是吧？吴伯凡：散装英语啊。实际上它是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环保的理念。梁冬：对。

吴伯凡：我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他说这个环保啊是“责任所系，商机所在”。 梁冬：嗯，这倒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首先责任搭台，经济唱戏。吴伯凡：因为绿色吧，它成为了一种必须要遵守的、必须要奉行的一种游戏规则的时候，那么你更懂这个游戏规则的人，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机会。不懂这个游戏规则，甚至你去想改变这个规则，那你就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这是很多企业都纷纷地转向环保、转向新能源啊，转向这个绿色啊等等真正的原因。最近以来，我们发现很多IT巨头再也不谈什么电子商务啊，再也不谈什么互联网啦，统一都在谈什么？谈能源问题。梁冬：统一都在谈康师傅问题。 吴伯凡：IBM最近在推出了那个“智慧地球”。什么叫“智慧地球”？ 梁冬：很多朋友一看，觉得这个广告玩花呢。不知道讲什么。吴伯凡：实际上呢它是说这个地球啊，智能化不够，导致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如果用更智能化的系统来管理这个地球的资源-当然主要是能源-那么这个地球就会变得更聪明。人就能以更少的消耗，去实现更大的产出。这就是变成一个更智慧的地球，实际上是更智慧的人类。因为智慧嘛，无非就是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梁冬：回报。 吴伯凡：Intel和Google都在推各自的智能电网的计划。过去呢是一些非IT公司啊在讲这个环保问题。比如说通用电气，还有…… 梁冬：西门子。吴伯凡：石油啊，他们在讲这些。现在是不约而同地这些大的IT公司都涌向了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所有的企业都要讲这个问题。这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讲这个东西？商界、政界，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在谈这样一个问题。梁冬：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道德水平提高了吗？显然不是。或者仅仅是因为有商业机会吗？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对不对？ 吴伯凡：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道德也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它是有背后的经济的原由的，利益支撑的。道德不可能是一种空洞的……梁冬：空中楼阁。吴伯凡：诶，对。这种所谓的环保价值，为什么受到这么高的追捧？原因在哪里呢？梁冬：在哪里呢？你连问题都问完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干，没关系，没关系。照顾兄弟啊。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哈哈哈哈 吴伯凡：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什么叫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它不可能全球化。梁冬：对。吴伯凡：虽然也有这种趋势，这是很多人抵制的。每个国家现在都在捍卫自己的文化，建立自己的软实力。全球化除了经济的全球化以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但是我们大家又不太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气候的全球化。过去你每个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不一样，你就跟别的国家过得是不一样的生活。梁冬：对呀。 吴伯凡：它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就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生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共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一点呢大家都能看到了，很直接地，北冰洋很多冰都化了，好多北极熊给淹死了。北极熊为什么会淹死呢？ 梁冬：它连一块栖息的冰都没有了。吴伯凡：对。它游了六十公里都找不到一块冰息一息，它就不停地在里头游，最后就是冻饿而死。还有就是每年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的那种气候，确实是很怪。还有一些未来学家，在预言的什么什么海平面上升。说戈尔讲说，2001年9月11号，纽约的曼哈顿受到了袭击，将来会不会再受到袭击呢？他说也会受到，而且是更大的袭击。不过这个袭击不是来自于恐怖份子，而是来自于另外一种恐怖的力量，就是气候变化的力量。如果一旦气候按现在的这种变化的这种速度的话，那么若干年以后，纽约就会被海水呑没。那它不是撞一、二幢楼的问题，是把整个城市都摧毁的问题。种种现象、种种话语，从这个背后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为什么会同一个地球上大家都要谈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 梁冬：这个话题点远了。怎么又从未来全球化的环境危机，回推到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稍事的忍耐一下，听听老吴怎么又从那个反身求成，追本又溯源。吴伯凡：你说到文明，四大文明古国。梁冬：对。吴伯凡：四大文明古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梁冬：都在河边嘛。常在河边走，哈哈，哈哈。吴伯凡：都是因为有一条河，才产生了这个文明。梁冬：或者两条。 吴伯凡：对，两河流域是吧？巴比伦文明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就产生了巴比伦文明。是吧？埃及文明就是尼罗河，印度文明就是恒河，中国文明就是黄河。这在很早以前呢，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出了解释，为什么会在有河流的地方才会产生大的文明？当然也有一些很小的文明，它不是在河边的，跟河没关系，它也会……梁冬：或者它在小河边。 吴伯凡：对。它一定要有水，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大的文明它一定跟一条大河有关系。 梁冬：对。吴伯凡：过去呢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吴大昆，他提出叫：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大河民族。就是黄河过去叫大河。由于有一条黄河，使得栖息在黄河两岸的很多很多的部落，它不可能独立地生存。因为要解决黄河的问题，不是一两个部落能够解决的。它必须是上、下游，所有的部落都联合起来，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上游他修了这个堤，对他不一定有多大的好处，可能真正受益呢是下游，但上、下一定要贯通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高于各个部落的权力、一种组织，让大家一起来治理一条黄河。各干各的时候，大家就一起灭亡。这样呢就是很多部落就联合起来，就必然有一种超越部落的一种权力和组织出现了，这就是国家，一个大的国家就是这样产生的。梁冬：而且，会不会是这个河流不太听话，更有可能呢？如果一个很听话的河流，不怎么改道的，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需要联合的这种动机嘛？吴伯凡：河流它一定是有害的，趋利避害。我们说水利水利，水利并不是说水天然就有利，它是要化害为利，是吧？大禹治水，他实际上这个水，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而且常常是负面的东西。它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经常会有的。治水在农业文明的时候，是头等大事。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因为水利而形成一种潜在的利益纽带，变成一种政治纽带，变成一种文化纽带，这是一个去部落化，而形成国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梁冬：那吴伯凡今天讲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讲到说一个河流，导致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产生，导致了国家的形成。这个和我们今天谈的环保问题，有什么关联性呢？它又和我们的全球化有什么关联性呢？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冬吴相对论》。

    片花：是什么促进了地区主义的倔起？又是什么促成了欧盟的产生？环境问题为什么从来都是国际问题？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去国家化吗？为什么要用市场机制解决环保问题？环保会怎样影响国际关系？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环保与政治。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到《冬吴相对论》。刚才吴伯凡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因为有了黄河，因为为了要各个部落联合起来治理黄河，反而呢令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形成了。当然了，在另外三个文明古国，也有类似的情形。那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聊到一个全球化的环保，甚至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主题里面，有什么关联性呢？吴伯凡：这种理论，我二十多年前我就听说了，是吧？像今天思考环境问题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理论呢？我是前不久在看一些关于欧洲的环保运动的兴起的历史资料。看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莱茵河在推动欧洲的环保运动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梁冬：是吗？吴伯凡：嗯。莱茵河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说莱茵河大家可能最多想到的是德国。梁冬：对。吴伯凡：实际上呢，莱茵河它是从荷兰，然后是德国、奥地利、瑞士，它是贯穿这么多国家的。最早呢欧洲在发展工业的过程当中，也造成了非常大的污染。据说是莱茵河有一段时间是很难找到一条鱼的。由于这一条河流本身是国际化的一条河流，使得莱茵河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它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一个载体，这也就地区利益，整个莱茵河流域的这个利益。这样，它就必须要让所有这些流域的国家坐到一起来，来商谈、来谈判如何来管理莱茵河。梁冬：对。吴伯凡：这样呢就最早呢就形成了一个地区主义的这样一个概念。什么叫地区主义？地区主义就是超越国家的一种形态，去国家化。最早叫欧洲共同体，后来是叫欧盟。这一个呢德鲁克把它称为叫“地区主义的倔起”。他在93年的时候就预言-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他说：民族国家在一方面它太大了，有些问题它在那个缝隙那种微观的问题啊，国家都管不了。或者说它管的那个效率啊非常的低，就需要有更小的组织来管理，这就是社区和企业的倔起。另一方面，国家又太小了，对很多问题呢它管不了。比如说莱茵河，一个国家它是解决不了这样问题的。 梁冬：对。吴伯凡：所以呢就导致了一个地区主义。所以前一个叫社区主义…  梁冬：往下走，社区主义。吴伯凡：往上走是地区主义。民族国家在中间它的那个权利被削弱了。所以随着人类的经济的发展，经济越来越去区域化、去国家化，它变成一种全球的竟争。所以呢就会导致地区主义的产生。当然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环保的问题。因为环保是超越国家边界的。你可以随便画一条边界，那就是国家边界了，但是环境它不认，它可以随便出国的。所以韩国人和日本人现在跑到我们的阿拉善那边去，要去种树。因为那沙尘暴一刮，就可能就刮到他们那儿去。所以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地区主义的产生。这样后来呢，就环境问题，当然还有其它的货币问题、法律问题，很多。大家就开始坐下来谈了，所以导致了这个欧洲作为一个地区而出现。现在在欧元区呢，国家连最初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职能，就是发行货币的职能它都没有了，它变成了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这是德鲁克说的。国家越来越像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因为更大的议题，它是需要有一个超乎国家的一种组织和平台来进行对话和交流，这就是地区主义的产生。莱茵河它毕竟是一个地区问题，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它就不是地区问题了。它涉及的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全球的问题，这个东西是什么？梁冬：就是所谓的全球气候变暖。吴伯凡：对。这样呢就是过去是风、马、牛不相及啊。《道德经》里头说的，说这个……梁冬：小国寡民。吴伯凡：小国寡民状态。这个国家风都吹不到你那儿去，马也跑不到你那儿去，这种国与国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状况，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了。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面对的气候是共同的，气候没有国界。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气候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的原因。换句话说，气候替代了我们当初对那个河流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这种话题。河流导致了去部落化，气候导致了去国家化。梁冬：去国家化。吴伯凡：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去国家化。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气候问题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全球意识形态。梁冬：是吧。这个事情，当真正的发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国家，比较迅速地、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意识。有些国家呢，稍微慢了一点点，那么可以想象，有些国家就会迅速地知道如何利用这样一个话题，在初期的时候就设计某一些的游戏规则，更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大家都在讨论环保问题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一群人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突然大家有这样这样的文化游戏规则，你要不这样玩儿的话，你就很容易成为了被其他人攻击的对象。吴伯凡：嗯。当然了，这里头裁判也很重要，由谁来制定这个规则，由谁来根据这个规则来执法，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气候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呢？比如说现在在巴西，那些热带雨林地区，当地的那个居民啊他没有什么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森林。梁冬：对。吴伯凡：你在发达国家就说你们不要去砍树了，你不要去打那些野生动物了，那问题是他们怎么办？这些发达国家他为什么要一定来管这个事呢？是因为你在亚马逊砍树，是直接的影响整个全球的气候的。梁冬：对。吴伯凡：所以巴西人民就必须要讨个说法：我不砍树，我怎么活？我不砍树是为你做贡献，那么你为我做什么贡献呢？梁冬：对。吴伯凡：这就是最早所谓的环保要用一种市场机制来解决的原因。怎么办呢？因为树是可以把二氧化碳的碳固化在树里头。二氧化碳的不断增加，是整个全球气候变化的真正的原因所在。由于工业文明把大量的含碳的这些物质拿出来燃烧，石油、煤造成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使得地球这床被子越来越厚。工业文明开始之前是280ppm，二百年之后的今天是380ppm，而地球能够接受的二氧化碳的最高的这个含量是450ppm，按人类现在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速度的话，只要五十年时间，就会超过这个警戒线。梁冬：就是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大多数朋友有机会看到。呵呵，呵呵。我想想真可怕哦！您有机会看到世界末日！如果按照这样去走下去的话，就这样嘛。 吴伯凡：诶，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后天》。梁冬：对  吴伯凡：海平面上升50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梁冬：不用上升50米，上升5米，呵呵。上升5米，广州市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就已经是在水里面了。上海市也是嘛。吴伯凡：深圳市就不用说了。梁冬：对对对。吴伯凡：天津市。就是说那美国的纽约，因为人类最发达的城市都是在海边或者离海不远。梁冬：海景房嘛。吴伯凡：这就意味着人类的大部分的财富将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少。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地球的气温如果上升5度的话，它会导致一些微生物、一些病毒的突变，如若这样的话，那些千奇百怪的那些病毒出来的话，对人类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说到这里，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的确是人类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在冷战之前是核危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听说有个名词叫：核冬天理论。梁冬：对。吴伯凡：核冬天就是说一旦地球上爆发核战争的话，没有赢家。因为地球上的所有这些核弹，一旦爆炸的话，将会造成30公里厚的尘埃，这个尘埃遮天蔽日，使地球陷入完全的黑暗，整个地球陷入冬天，就没法长东西了。阳光雨露没有了，人类在饥寒交迫之后，集体地死去，这就是所谓的核冬天理论。那个时候呢，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由于想象当中的核战争导致的一种气候变化。

    梁冬：对。吴伯凡：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人类现在面对……梁冬：热战。 吴伯凡：人类……对。 梁冬：现在变成热战了。这是由于这个气候变暖而导致的问题。吴伯凡：对。冷战时期关心的是核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现在呢，冷战结束之后呢，是另外一种东西，就是二氧化碳导致的这种气候变化。 梁冬：对。那说到这个事情，其实啊，根据中国的天人合一理论，正好梁某人最近学习到了一些中医的东西。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全球变暖和中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吴伯凡：哦，哦。你说说。梁冬：这个在中医里面有一派学问叫扶阳派。这派扶阳派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很多人之所以脸上啊，就是上火啊，有暗疮啊，并不是真的是热，而是因为阳气上浮，先天的元阳被过度开采，浮在表面。这个元阳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肾精。所以呢，扶阳派的他的核心的策略，就是治病的策略呢，就是叫“潜龙勿用”，如何把你浮在脸上的、身上的、外表的种种的热能呢往下沉，沉回肾精里面去，于是呢，你下面也就热了，脸上也就光滑了。失眠其实也是因为阳气上浮，晚上应该是收回来的时候呢它没有收回来，浮到了头上，所以那个阳气就是那个气血，总是充盈在脑子里面，所以你就老是想各种事情，所以睡不着觉。那么这个东西跟地球变暖有什么关系呢？某种程度上来说，石油就是地球身体的肾精，是为先天之本。它是什么呢？称之为叫水中之火。黑的、冷的，但是它是可以产生热能的。它点燃了之后呢，它就会浮在地球外面。吴伯凡：这就开始上火了。梁冬：上火了之后呢，它肾精就会虚弱，就是说它地球这个球体本身哪就会有很多问题。那么地震呐、火山爆发就会越来越多。就有如一个人的身体，当他的这个肾精被提到表面上的时候，过度开采的时候，他自己也容易感冒发烧一样。就是说那些熬夜的人，特别容易感冒，特别容易发烧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他自己的抵抗力也变差。你会发现说，那些脸上长暗疮的人，有一个特点：小腹都比较凉。所以呢，在中国的中医理论认为呢，这个天人合一啊，地球的问题和现在人的疾病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很多我们的朋友们，看见上火就以为自己真的是上火了，就去用寒凉的药。最后的问题呢，是错的。而扶阳派的观点，并不是用寒凉药把这个火气压下去，而是把它引导下来。他叫什么呢？叫“群龙无首，亢龙有轨”之后的“潜龙勿用”。那所有的策略也就是把它重新“固本扶元”。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说，如果我们理解了煤炭和石油之于地球的肾精作用，你就能理解，人的为什么有些时候不要简单地随便粗暴降火的原因了。你也同时也理解，为什么你会上火？上火是因为你的过度开采，而不是真正的上火。吴伯凡：总而言之就是地球由于人类不恰当地使用、开发，甚至是把地球当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的一个源头，这样一种开发模式，导致了人类的今天的这样一种危机。有一本写环保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地球病了》。梁冬：哦。看来这个天人合一真的是有价值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下一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老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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